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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 !"你回去不要有顾虑

什么叫“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小平同志
讲话就是最典型的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短短
一席话，马文瑞听得心悦诚服。他不停地点头，
感到小平的意见和自己想得完全一致。心中勇
气倍增。
沉默中，邓小平扭头看了看马文瑞，两人

心领神会。这时，窗外一只喜鹊落在那株高大
的玉兰树上，唧唧喳喳，欢快地叫着。邓小平看
见，笑嘻嘻地说：“我看你去了一定能干好，不
然你看，喜鹊子跑来凑得啥子热闹。”马文瑞没
想到小平同志竟然如此风趣，两人都开怀大
笑起来。笑着，小平又抽出一支烟，递到马文
瑞面前，说：“抽一支吧，啥事情也不能那么绝
对嘛，我看适当抽点，未必就会影响健康。”
马文瑞接过香烟，点着抽着。他很想多听

一些小平同志的意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
目中，邓小平是真正的大智慧。邓小平一边抽
烟，一边慢慢地说：“好在陕西老同志多，又都
是你的老部下，他们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
你去了这是一个优势，可以团结一大批人。”
马文瑞点头称是。心想，小平同志真是太了解
自己的想法了，便接着说：“陕西原先的省委
书记，抗战时期在陇东是青救会主席，说起来
也是我的老部下。”马文瑞想听听小平同志对
他的评价。
邓小平一听，脸一沉，说：“你这个部下可

不怎么样哟。我听耀邦同志讲，陕西老干部对
他意见可不小。他在陕西把持十多年，推行左
的一套很坚决，整人不少，直到粉碎‘四人帮’
后，有许多人他还关着迟迟不予解放。这个人
是有严重错误的，还重用了不少有问题的人。
你去了，也面临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只是听
说他在农业方面还干了一些实事，比如在陕
北和关中平原修地打坝、兴修水利，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有成绩当然也要
充分肯定嘛，总之一句话，你回去不要有顾
虑，大刀阔斧地干！”
邓小平不再说话。马文瑞告辞出来，心里还

在想着小平同志的话，“不要有顾虑，大刀阔
斧地干”，他觉得心中有了主心骨。
马文瑞回到家中，讲了回陕西工作

的事，原打算是要做做夫人的工作，不
料孙铭却说：“好啊，你回去，我也跟你
去陕西，把我的工作也调下去。”马文
瑞说：“那怎么能行？你走了谁来照顾

女儿小玫。”“可你一个人回陕西工作，谁照
顾你呢？”

两人正说着话，小女儿马小玫走进来：
“爸妈，你们背后又说我什么坏话呢？不要
以为我听不见。我全都听见了。”“你听见什么
了？”孙铭亲昵地问女儿。“听见……你和我爸
说要回老家陕西……什么的，反正是不想领
我去，不，反正我也要回老家，说是陕北人，我
长这么大，还没回过一次老家呢。”
马文瑞和孙铭听得都笑了。
“小玫，不是我们要回老家看看，而是组

织上要派爸爸回陕西工作，这一去，也许就回
不来了，你愿意去吗？”
听到爸爸亲昵而严肃的问话，小玫一下

愣住了。“爸爸要回陕西工作？”对于这个突然
的问题，女儿还的确是毫无精神准备。“是当
省委书记吧？”
马文瑞点点头。孙铭说：“我也想跟你爸

回去，好照顾他。不然工作那么忙，衣食起居
没人照顾怎么能行。”
“那我回陕西上学能不，我想学医，陕西

有第四军医大学，听说教学条件还不错。这
样，周日我就可以见到爸妈，还可以帮您照顾
我爸。”“你想得倒美气，你爸能同意吗？”“我
同意。”
母女两人都听得愣住了。
“真的！爸爸？”“真的，我是这么想的，这

次回陕西工作，组织上也讲了，是临危受命，
陕西问题较多，工作难度很大，要作出长期扎
根的思想准备。如果光我一个人回去，人家一
看你就是临时思想，随时准备回京，这不利于
工作。如果像你们讲的，你们跟我去，人家一
看，连家也搬回来啦，说明有长远打算，这样
反而有利于工作。”
这一下，孙铭高兴了，小女儿反倒皱起了

眉头：“嗯，回陕西上学，得让我仔细想想。说
真的，爸妈，真要我离开北京，心里可真有点
舍不得。就像哥哥姐姐们，抬腿一走，谁知道
啥时候才能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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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宝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心焦，日子真
是一种煎熬。徐贵生跟她已经很少说话了，谈
起来也是一些表面的话，非常冷淡。他所有的
热情都在牛金娣身上。我真的是老了啊，一身
的病，我根本没法跟他们强来。黄晓宝的鼻子
一酸，那种彷徨无助的感觉再次爬上心头。窗
外飘着梅雨时节特有的缠绵细雨，一
如她的心雨，很无奈地落下来，没法止
住。她再也没法强势起来，是因为这种
强势已没人再当回事。怎么会走到这
一步的？是她大意了啊。以为两人都已
到了风烛残年，就可以安心了，放松了
警惕，让她在感情上生出了惰性。
“老头子，我们一起去买菜吧。”

黄晓宝期望还能像以前一样。“我不
去了，一会牛金娣要来。”黄晓宝虽然
妒火中烧，可是表面上却不露痕迹。
她装出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叫人看
不出有愤怒的样子。老头子已经厌恶
自己了，再拗着他干，或许更加把他
推进牛金娣的怀里。小不忍则乱大
谋，这两天尤为关键。
黄晓宝正想一个人去买菜，却见

牛金娣已经来了，来了却正眼也不瞧她一眼，
直奔徐贵生：“老徐，我这几天手气好得要命，
天天赢钱，赢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徐贵生哈哈大笑起来：“难道你希望自己

霉？就像这黄梅天一样？”“去你的。”牛金娣
娇嗔地打了他一拳。黄晓宝看不下去了，装作
满脸笑容说：“金娣，你自己坐会看看电视，我
跟老徐买菜去了。”还没等牛金娣搭腔，徐贵
生已经不耐烦地说了：“我不去，你自己去
吧。”“老徐，去吧，你刚才不是说了只要牛金
娣来了，你就去吗？”黄晓宝温柔地笑着说。
“不去不去。”徐贵生说着，已经打开了电视。

黄晓宝知道已经毫无指望了。徐贵生不
但不爱她，更要在牛金娣面前扎足面子。突然
她剑锋一转，转向牛金娣：“要不，金娣，我们
一起去吧。”“我累了，不去了。”黄晓宝没想到
牛金娣会一口拒绝，平时不管怎么样总会给
点面子的。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哎哟，大姐，你怎么满脸通红啊？是不是

血压又高了？行不行啊？不行的话我跟老徐去
买菜好了。”牛金娣夸张地叫起来。
“没事的，你起劲个啥，还不看电视？”徐

贵生拉了一把牛金娣，连看也不看一眼黄晓
宝，两人的注意力就都到了电视上面。黄晓宝
的脑袋轰的一声，血压真的急速上蹿。她匆匆
走下楼去，定了定神，才感觉好点。

脸还是红，头还是晕，黄晓宝迈着机械的
步子走向菜场。这个时间买菜最好，菜都落市
了，可以随意讨价还价。她曾经那么喜欢钱，但

现在她发现，其实钱没什么用，它帮不
了她，反而是造成伤害她的因子。

尹克明把杜雅护送回家后已经
是 !"点钟了，回到家看到蓝色妖姬
的眼睛已经哭得跟核桃一样了。但
是他的一股热情都已转移到杜雅身
上去了，因此妻子的悲伤一点也不
能感化他，反而让她唯一的优
点———美貌，也不复存在了。
“明天去办手续，我可以再多分

你一万元，共五万元，你不亏了吧？”
“尹克明，你太没良心了，我要的是
钱吗？我跟你结婚，你有什么啊？现
在却来跟我谈钱，你真做得出来
啊。”说到这里，才止住的眼泪又汩
汩而下了。“是，我们是因为所谓的
爱情和不了解而结婚，现在爱情没

了，也了解了，所以也该结束了。”爱情没了？
爱情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
“你和杜雅这种只顾情欲不顾道德的苟

合，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尹克明不耐烦地朝
她挥挥手：“我们幸福不幸福不是你该管的事
情。一句话，明天去不去民政局？”“我不去！”
蓝色妖姬咬住牙齿说，“你们想称心如意，我
拖也要拖死你们。”“看来你还真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那我就打得你同意。”尹克明一拳
击中蓝色妖姬的太阳穴。
眩晕的感觉比疼痛的感觉更要强烈。他

是铁了心要离婚了，可她怎么甘心，怎么能看
着杜雅欢笑着抢走她的男人？他们不让她好
过，那她也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同意。”蓝
色妖姬无奈地说。尹克明果然住了手：“好，那
我们明天去办手续，今晚我住旅馆。”尹克明
开门走了出去。
蓝色妖姬的心中充满了恨和悲伤，她打

定主意要拖死杜雅，让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
来见不得人。她知道尹克明明天一早就会来
找她去办离婚手续，她必须在他回来以前离
开。可是能到哪里去呢？她一点头绪也没有。


